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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文
我
談
到
不
明
白
為
何
學
做
人
要
設
一

獨
立
科
目
教
育
學
生
。
到
我
長
大
了
，
我
領

悟
到
我
不
明
白
的
原
因
：
因
為
學
習
做
人
並

不
是
每
兩
周
在
黑
板
上
出
現
一
次
的
美
德
題

目
，
而
是
在
人
一
生
中
從
家
庭
、
學
校
、
社

會
、
工
作
、
國
家
等
不
同
的
範
疇
中
潛
移
默
化
地

慢
慢
學
習
、
體
驗
和
內
化
，
還
有
由
我
們
的
性

格
、
際
遇
和
長
時
間
生
活
上
的
考
驗
多
種
元
素
混

合
而
成
的
歷
練
。

不
過
，
最
近
當
我
看
到
地
鐵
要
鋪
天
蓋
地
地
宣
傳

在
車
廂
內
讓
座
給
有
需
要
的
人
後
，
才
開
始
有
較
多

人
懂
得
讓
座
，
我
的
想
法
又
好
像
返
回
第
一
階
段

了
。
原
來
真
的
有
很
多
人
即
使
年
紀
不
小
，
受
過
教

育
，
但
卻
真
的
不
知
道
做
人
的
美
德
，
他
們
是
需
要

教
育
和
學
習
的
。

在
舞
台
劇
︽
論
語
︾
中
，
老
師
正
是
要
教
導
學
生

如
何
做
一
個
有
用
的
、
有
思
想
的
、
堂
堂
正
正
的

人
。
這
些
學
問
對
每
一
個
人
的
影
響
也
許
不
及D

SE

考
獲
甲
級
那
樣
立
竿
見
影
，
但
卻
足
以
決
定
人
生
路

的
步
伐
。
老
師
在
最
後
一
課
唸
了
呂
夢
周
的
︽
水
的

希
望
︾
，
就
是
想
教
導
學
生
以
那
點
小
水
滴
為
榜

樣
，
不
要
像
梅
花
般
滿
足
於
養
在
銀
瓶
之
內
，
因
為

它
終
會
有
凋
謝
的
一
天
；
也
不
要
像
銀
瓶
一
樣
，
以

為
自
己
天
生
是
名
貴
器
皿
便
永
遠
享
有
榮
耀
。
老
師

希
望
大
家
是
那
滴
小
水
滴
，
有
理
想
和
大
志
，
終
可

化
成
蒸
汽
，
變
成
雲
、
雨
、
河
裡
的
水
，
推

帆
船
和
木
筏
前

進
，
變
成
有
用
之
物
。

我
頗
喜
歡
這
個
劇
。
雖
然
有
些
演
員
的
年
紀
不
可
能
說
服
我

他
們
是
高
中
生
，
亦
有
些
演
員
的
口
音
令
我
要
看
字
幕
，
但
他

正
面
純
真
的
氣
質
帶
給
我
清
新
的
感
覺
。
教
師
和
學
生
的
故
事

大
都
因
為
有
勵
志
、
奮
鬥
和
師
徒
之
愛
，
而
叫
人
感
到
希
望
的

存
在
。

雖
然
我
說
我
覺
得
此
劇
不
俗
，
其
實
我
看
到
此
劇
畫
面
的
時

候
並
不
太
多
。
這
次
我
是
坐
在
二
樓
其
中
一
翼
的
最
後
第
二
個

座
位
。
最
後
一
個
，
也
是
我
右
邊
的
座
位
，
坐

一
位
男
士
。

我
的
左
邊
是
一
位
小
姐
，
她
的
左
邊
是
一
名
男
子
，
男
子
的
左

邊
有
兩
三
名
觀
眾
是
外
籍
人
士
。
我
早
知
坐
在
這
些
位
置
可
能

會
視
線
受
阻
，
卻
沒
有
想
到
原
來
遮

我
的
是
人
而
非
佈
景
。

因
為
數
名
外
籍
人
士
經
常
坐
得
很
前
，
那
名
男
子
被
阻
擋
了
視

線
，
便
索
性
一
直
伏
在
欄
杆
上
看
劇
。
本
來
那
位
小
姐
若
像
她

身
旁
的
男
士
一
樣
伏
在
欄
杆
上
是
可
以
看
到
大
部
分
舞
台
的
，

但
她
卻
常
坐
得
很
後
，
只
是
偶
然
聽
到
觀
眾
大
笑
時
才
忍
不
住

俯
身
向
前
看
。
我
知
道
她
為
何
會
這
樣
坐
，
因
為
她
明
白
到

﹁
己
所
不
欲
，
勿
施
於
人﹂
的
道
理
，
她
知
道
若
她
像
左
邊
的

男
子
般
坐
，
坐
在
她
右
邊
的
我
便
會
像
她
一
樣
看
不
到
舞
台
。

為
何
我
會
知
道
她
的
想
法
？
因
為
我
也
是
不
想
阻
礙

我
右
邊

的
男
士
的
視
線
而
靠

椅
背
坐
。

︽
論
語
︾
中
的﹁
己
所
不
欲
，
勿
施
於
人﹂
真
的
要
在
課
堂

上
學
習
嗎
？
我
和
那
位
小
姐
可
以
告
訴
你
不
是
，
是
處
處
皆
可

學
。

從《論語》談學習做人（二）

香
港
藝
術
節
照
例
少
不
了
京
劇
，
今
年
是
北
京
京

劇
院
，
主
演
王
蓉
蓉
，
戲
碼
中
有
樣
板
戲
︽
沙
家

浜
︾
。
香
港
人
對
樣
板
戲
有
戒
心
，
不
敢
貿
然
去

看
，
朋
友
問
我
會
不
會
去
，
我
說
看
過
了
。
戲
曲
看

的
是﹁
角
兒﹂
，
嗓
子
好
，
扮
相
好
，
是
最
基
本

的
。一

九
六
四
年
，
北
京
京
劇
院
排
演
︽
沙
家
浜
︾
，
趙
燕

俠
飾
阿
慶
嫂
。
趙
燕
俠
師
從
荀
慧
生
，
青
衣
、
花
旦
、
刀

馬
旦
全
行
，
最
出
名
是
吐
字
清
楚
，
聽
她
唱
戲
，
不
用
看

字
幕
。
她
身
材
俏
麗
，
瓜
子
臉
，
一
雙
大
眼
眉
目
傳
情
，

正
適
合
演
一
個
八
面
玲
瓏
的
江
南
老
闆
娘
。
譚
元
壽
飾
男

主
角
八
路
軍
郭
建
光
，
聲
如
洪
鐘
英
俊
挺
拔
，
此
劇
一
炮

而
紅
。
後
來
出
了﹁
毛
衣
事
件﹂
，
江
青
送
趙
燕
俠
一
件

毛
衣
，
她
沒
收
，
戲
曲
演
員
多
半
窮
苦
出
身
，
多
是
通
達

情
理
之
人
，
為
什
麼
做
這
樣
的
傻
事
，
其
中
一
定
另
有
原

故
，
總
之
她
惹
惱
了﹁
旗
手﹂
，
立
即
被
打
成﹁
現
行
反

革
命﹂
，
不
准
演
戲
。
阿
慶
嫂
換
了
洪
雪
飛
，
洪
雪
飛
也

是
名
角
，
嗓
子
好
，
相
貌
端
莊
，
但
長
方
臉
，
身
材
壯

實
，
有
工
農
兵
的
形
象
，
不
是
阿
慶
嫂
。
這
次
來
香
港
演

出
，
飾
演
阿
慶
嫂
的
王
蓉
蓉
，
張
派
傳
人
，
當
家
青
衣
，

唱
是
好
的
，
就
是
人
富
態
了
些
，
臉
太
圓
，
缺
少
江
南
女

子
的
俏
麗
嫵
媚
。

最
喜
歡
︽
沙
家
浜
︾
的
劇
本
。
一
九
六
三
年
，
北
京
京
劇
團
接
受

改
編
滬
劇
︽
蘆
蕩
火
種
︾
的
任
務
，
創
作
組
由
四
人
組
成
，
由
汪
曾

祺
執
筆
。
汪
曾
祺
是
文
學
大
家
，
一
九
六
一
年
調
入
北
京
京
劇
團
任

編
劇
，
這
是
他
的
第
一
部
戲
。﹁
文
革﹂
開
始
後
不
久
，
汪
曾
祺
因

右
派
問
題
被
關
進
牛
棚
，
但
迅
速
獲
得﹁
解
放﹂
，
就
和
︽
沙
家

浜
︾
有
關
。
一
九
七
零
年
，
汪
曾
祺
因
參
與
京
劇
︽
沙
家
浜
︾
的
修

改
加
工
有
功
，
被
邀
請
登
上
天
安
門
城
樓
。

汪
曾
祺
的
文
學
功
底
了
得
，
散
文
在
中
國
文
學
界
數
一
數
二
，

他
把
功
夫
放
在
了
劇
本
的
文
學
性
上
。
劇
中﹁
智
鬥﹂
一
場
是
經

典
，
三
個
人
物
一
正
兩
邪
，
互
相
猜
度
、
試
探
、
周
旋
，
唱
詞
句

句
精
彩
。﹁
壘
起
七
星
灶
，
銅
壺
煮
三
江
，
擺
起
八
仙
桌
，
招
待

十
六
方
。﹂
五
字
唱
詞
很
難
寫
，
還
要﹁
說
話
聽
聲
，
鑼
鼓
聽

音﹂
，
轉
彎
抹
角
話
中
有
話
，
又
不
離
開
茶
館
的
本
行
，
真
是
寫

得
絕
妙
。
劇
本
送
審
時
，
有
人
怕
江
青
不
喜
歡
這
種
江
湖
氣
，
主

張
刪
去
，
汪
曾
祺
實
在
不
捨
得
，
說
闖
一
下
吧
，
萬
一
她
沒
注
意

呢
。
不
知
江
青
是
沒
注
意
，
還
是
被
唱
詞
的
文
采
折
服
，
放
過

了
。改

編
後
的
︽
蘆
蕩
火
種
︾
取
名
︽
地
下
聯
絡
員
︾
。
毛
澤
東
看
戲

時
說
：﹁
蘆
蕩
裡
都
是
水
，
革
命
火
種
怎
麼
能
燎
原
呢
？
再
說
，
那

時
抗
日
革
命
形
勢
已
經
不
是
火
種
，
而
是
火
焰
了
嘛
！
戲
是
好
的
，

劇
名
可
叫
︽
沙
家
浜
︾
，
故
事
都
發
生
在
這
裡
。﹂
於
是
劇
名
定
為

︽
沙
家
浜
︾
。

《沙家浜》裡有故事

在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
不
少
住
宅
樓
宇
都
是
商
業

和
住
宅
混
合
，
二
樓
和
三
樓
開
了
酒
家
，
共
同
使
用

電
梯
。
現
在
這
些
酒
家
已
經
成
為
大
廈
管
理
的
癌

症
。
混
合
用
途
的
住
宅
，
大
廈
公
契
規
定
了
大
廈
的

內
部
走
廊
連

商
店
，
是
公
用
的
用
途
。
即
是
說
，

街
外
人
也
可
以
走
進
這
條
走
廊
，
大
廈
的
解
決
辦
法
是
增

加
保
安
員
，
監
察
一
切
。
不
過
，
自
從
三
年
前
增
加
了
最

低
工
資
的
法
例
，
這
一
類
大
廈
已
經
成
為
了
治
安
惡
劣
的

受
害
者
。
第
一
個
禍
害
，
管
理
費
大
大
上
升
。
其
他
的
大

廈
，
可
以
關
起
大
門
，
所
有
外
來
訪
客
都
會
登
記
身
份

證
，
安
全
得
很
。
混
合
性
的
商
住
大
廈
，
卻
不
可
以
關
起

大
門
，
以
免
影
響
地
下
商
舖
的
的
營
業
。
最
低
工
資
不
斷

提
高
，
使
得
大
學
生
也
去
應
徵
當
保
安
員
，
但
管
理
員
的

質
素
明
顯
下
降
了
。
他
們
根
本
就
不
願
意
去
做
監
測
治
安

的
工
作
，
主
管
稍
為
提
出
要
求
，
他
們
就
辭
職
了
。
所
以

管
理
員
的
質
素
大
幅
度
下
降
。
現
在
的
歪
風
邪
氣
是
，
香

港
的
市
民
動
輒
就
仿
效﹁
佔
中﹂
的
暴
徒
，
經
常
吵
架
生

事
，
拿
出
了
手
機
拍
攝
大
廈
管
理
員
的
面
容
，
語
帶
威

嚇
。
更
有
一
些
女
性
採
取
胸
襲
的
招
數
，
用
胸
部
衝
撞
保

安
員
，
大
叫
非
禮
，
目
的
是
要
保
安
員
放
棄
維
護
秩
序
的

職
責
。

有
酒
樓
的
商
住
住
宅
，
圍
繞
電
梯
的
使
用
權
，
往
往
發

生
各
種
摩
擦
和
糾
紛
。
大
廈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和
管
理
處
往

往
貼
出
了
告
示
，
酒
樓
的
茶
客
，
只
可
以
讓
殘
疾
人
士
和

老
人
家
使
用
，
健
全
年
輕
的
茶
客
，
請
用
樓
梯
。
年
輕
的

茶
客
往
往
不
服
從
有
關
的
指
示
，
一
定
要
坐
電
梯
。
結

果
，
上
下
班
的
高
峰
期
，
大
廈
的
住
客
往
往
因
為
電
梯
爆

棚
，
超
過
十
五
分
鐘
也
搭
不
到
電
梯
，
有
時
更
上
班
遲
到
。

大
廈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為
了
自
衛
，
不
能
不
加
強
了
閉
路
電
視
和
錄

音
系
統
，
防
止﹁
用
胸
部
衝
撞
保
安
員﹂
的
鬧
劇
發
生
。
酒
樓
也
有

反
制
的
做
法
，
更
加
採
用
了
賄
賂
的
手
段
，
買
通
了
保
安
員
，
保
安

員
要
優
先
為
茶
客
服
務
，
控
制
電
梯
的
時
候
，
要
向
茶
客
傾
斜
。
結

果
是
，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和
管
理
公
司
都
不
能
有
效
管
理
這
些
大
廈
，

治
安
日
益
惡
化
。

特
區
政
府
有
必
要
修
改
商
住
大
廈
的
管
理
的
漏
洞
，
酒
樓
使
用
電

梯
或
者
公
用
的
走
廊
的
時
候
，
要
有
責
任
防
止
自
己
的
顧
客
滋
擾
大

廈
的
住
客
，
否
則
，
法
庭
和
屋
宇
署
可
以
禁
止
茶
客
使
用
該
大
廈
的

電
梯
，
硬
性
規
定
酒
樓
要
自
己
興
建
升
降
機
。

樓下是酒家的煩惱

瑪
姫
史
密
夫
女
爵
士
，D

am
e
M
aggie

Sm
ith

，
一
九
三

四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出
生
英
國Essex

，
八
十
一
歲
。

剛
剛
看
過
她
的
最
新
電
影
作
品
：
︽T

he
Lady

in
the

V
an

︾
，
戲
完
，
不
禁
暗
暗
拍
掌
，
還
有
氣
有
力
拍
戲
，
演

來
精
靈
活
現
，
帶
領
整
套
戲
感
人
至
深
。

過
去
數
年
，
一
套
迷
暈
全
球
電
視
劇
迷
的
︽D

ow
nton

A
b-

bey
︾
，
演
活
莊
園
家
長
、
人
性
老
佛
爺
，
還
有
一
再
貫
穿
迷
盡

老
、
中
、
青
、
少
年
的
︽H

arry
Porter

︾
連
續
電
影
。

瑪
姫
史
密
夫
沒
有
乾
吃
老
本
，
八
十
後
、
九
十
後
、
零
零
後
出

生
者
，
未
必
知
道
她
是
金
像
影
后
，
領
獎
之
多
，
起
碼
英
國
過
去

一
百
年
內
女
星
，
無
幾
人
可
及
。
不
重
要
，
就
算
你
們
年
輕
不
知

道
，
但
她
的
新
作
品
從
未
停
止
過
，
只
怕
你
留
意
不
足
、
看
得
不

夠
快
，
落
後
了
、
失
覺
了
！
比
她
年
輕
幾
歲
同
樣
被
封
爵
，
茱
迪

丹
慈
︵Judi

D
ench

︶
演
活007
占
士
邦
上
司
M
也
沒
被
時
間
淘

汰
，
曾
在
好
幾
套
著
名
電
影
中
演
技
比
併
，
包
括
︽
翡
冷
翠
之

戀
︾
︵A

R
oom

W
ith
A
V
iew

︶
、
︽
黃
金
花
大
酒
店
︾
︵
一
、

二
集
︶
演
技
各
具
風
采
，
可
惜
丹
慈
得
獎
運
沒
史
密
夫
高
。

一
九
六
六
年
憑
莎
士
比
亞
劇
︽O

thello

︾
首
獲
奧
斯
卡
最
佳
女

配
角
提
名
，
一
九
七
零
年
以
一
九
六
九
年
作
品
︽T

he
Prim
e
of

M
iss
Jean

Brodie

︾
終
獲
奧
斯
卡
金
像
獎
影
后
，
一
九
七
九
年
憑

︽C
alifornia

Suite

︾
再
奪
最
佳
女
配
角
，
此
後
一
再
多
次
獲
提

名
。單

以
上
一
張
得
獎
及
獲
提
名
名
單
，
肯
定
是
架
勢
堂
人
物
，
就

是
不
記
錄
世
上
其
他
影
獎
、
視
獎
，
奧
斯
卡
之
外
就
英
國
電
影
金

像
獎
、
美
國
金
球
獎
拿
下
水
蛇
春
一
樣
長
的
獎
項
及
提
名
，
要
記
錄
下
來
，
今

天
這
篇
稿
子
的
空
間
不
用
再
寫
其
他
東
西
了
。

慶
幸
年
紀
極
輕
，
看
過
已
忘
記
中
文
譯
名
的
︽T

he
Prim
e
ofM

iss
Jean

Brodie

︾
，
被
史
密
夫
演
技
及
風
采
驚
艷
，
自
此
深
刻
記
牢
她
的
名
字
，
盡
可

能
不
錯
過
她
演
的
電
影
。
猶
如
上
面
所
說
，
她
既
多
且
好
的
作
品
頗
眾
，
稍
不

留
神
，
作
為
觀
眾
的
我
們
便
錯
失
了
。
同
樣
被
關
注
的
女
演
員
，
只
有
同
為
英

國
女
星
雲
妮
莎
烈
格
芙
︵V

anessa
R
edgrave

︶
及
澳
洲
女
星
姫
蒂
白
蘭
芝
。

老
而
彌
堅
瑪
姫
史
密
夫
是
個
什
麼
樣
的
人
？

私
生
活
個
人
權

益
莫
問
，
但
專
業

態
度
肯
定
鏗
鏘
，

當
一
些
演
員
被
藥

物
被
酒
精
鎖
定
，

連
起
床
都
成
問

題
，
史
密
夫
卻
硬

朗
利
索
演
活
一
個

又
一
個
精
彩
角

色
。 老而彌堅瑪姫史密夫

村
上
春
樹
在
他
的
新
書
︽
身
為
職
業

小
說
家
︾
裡
，
說
到
作
為
一
個
小
說

家
，
最
難
的
地
方
是
持
續
性
。
我
就

想
，
其
實
任
何
一
件
事
情
的
持
續
成

功
，
不
是
應
該
在
於
堅
持
當
初
的
理

念
，
再
加
上
不
斷
的
創
新
，
才
能
達
至
嗎
？

寫
小
說
如
是
、
寫
詩
如
是
、
繪
畫
如
是
、
作

曲
如
是
，
就
算
是
製
造
食
品
，
不
也
是
如
此

嗎
？像

我
們
港
人
熟
悉
的
奇
華
月
餅
、
榮
華
臘

腸
、
鴻
星
小
魚
花
生
，
不
也
是
一
種
堅
持
的

成
功
嗎
？
堅
持
的
是
一
直
維
持
原
來
的
品

質
，
絕
不
改
變
。
這
是
一
種
理
念
的
堅
持
，

不
會
因
外
在
環
境
的
變
遷
而
稍
作
變
易
。
這

些
年
來
，
以
月
餅
為
例
，
儘
管
有
不
同
的
新

品
種
月
餅
進
入
市
場
，
但
新
鮮
感
過
後
，
多

少
已
在
市
場
上
消
失
？
傳
統
如
果
是
優
良

的
，
就
維
持
傳
統
，
持
續
的
成
功
，
就
是
堅

持
優
良
的
傳
統
。

最
近
我
有
位
台
灣
朋
友
到
港
，
臨
離
開

前
，
我
送
了
一
盒﹁
曲
奇
薈﹂
的
蝴
蝶
酥
給

她
，
她
開
心
到
不
得
了
，
因
為
她
在
台
灣

時
，
就
聽
過
這
個
品
牌
。
剛
好
她
返
台
後
的

翌
日
，
朋
友
約
我
到
位
於K

11

的﹁
曲
奇

薈﹂
旗
艦
店
，
看
到
多
年
不
見
的
創
辦
人
黃
志
煒
，
在

店
內
喝

他
從
意
大
利
帶
回
的﹁
藍
色
女
士﹂
花
茶
，

吃

他
不
斷
研
究
創
新
的
各
種
曲
奇
，
聽

他
細
說
創

新
的
源
頭
，
深
深
覺
得
，
要
做
食
品
，
有
些
傳
統
一
定

要
堅
持
，
而
新
款
的
食
品
，
更
需
要
不
斷
創
新
，
才
能

夠
長
做
長
有
。

因
為
黃
志
煒
的
二
十
多
種
曲
奇
，
都
是
他
在
不
停
思

考
下
的
創
新
產
品
，
除
了
港
人
之
外
，
更
受
到
日
本
、

台
灣
和
內
地
旅
客
的
歡
迎
。
而
且
他
又
有
新
的
構
想
，

希
望
在
旗
艦
店
的
所
在
地
，
能
夠
集
合
香
港
其
他
名

店
，
成
為
旅
客
購
買
手
信
的
集
合
地
，
讓
旅
客
一
想
到

買
些
手
信
離
港
時
，
就
想
到
這
裡
，
令
這
裡
成
為
手
信

的
地
標
。

黃
志
煒
是
玩
古
典
音
樂
的
，
他
對
藝
術
的
高
品
質
堅

持
，
都
用
在
製
造
曲
奇
上
面
，
而
不
斷
創
新
，
正
是
音

樂
豐
盛
和
食
品
多
樣
的
引
人
之
處
。
香
港
成
立
了
創
科

局
，
希
望
也
能
秉
持
堅
持
和
創
新
的
精
神
，
持
續
不
斷

下
去
。 堅持與創新

在我老家宅子東北角，有一處破舊的沒有院牆
的瓦房。房子像個挨餓的乞丐，一年有十多個月
腹中空空的，沒人居住。偶爾有人住也是短住，
一次頂多三五天的樣子。按輩分，我得管瓦房的
主人叫四哥，他做了上門女婿，嫁去了別的村。
婚喪嫁娶是農村人最重視的事，風俗禮儀不
同，講究也多。哪一種儀式哪些人出席，哪些位
子往哪兒擺放，誰先誰後露面，都得規規矩矩
的。出一點偏差，輕則有傷感情，重了當場就可
能大打出手。在這些場合，有一類人，總是被推
到風口浪尖上。
找不到老婆的男人，甘願做上門女婿的，百無
一二。他們忌憚的，不光是女娶男儀式本身影射
的隱晦的侮辱性，還有比巨浪更能淹死人的輿論
之聲。上門的男人，是一群最易「躺槍」的特殊
群體，尤其在相對落後的農村。
上門又叫倒插門、入贅、女娶男，是個讓男方
及家人非常沒面子的事。被逼到這一步的男人，
要麼家庭條件實在太差娶不起媳婦，要麼女方家
裡沒有男孩只肯娶不願嫁，而男方兄弟姊妹多，
不愁將來沒人給父母養老送終。
嫁出去的男人大都沒有嫁妝，孤身去到女方
家。舉辦完傳統的婚嫁儀式，就成了女方家中的
一員。男人在女方家充當的並不是妻子的角色，
他要做的依然是拋頭露面的活計，只是沒有了一
家之主該有的決定權。四哥的父母去世早，兄弟
姊妹又多，到了三十幾歲還沒說上媳婦。眼看奔
四十的人了，嫁出去或許是唯一的選擇。

人嫁到外村去了，父母留下的那個家依然屬於
他。三哥家想給孩子蓋新房，就和他置換了房
子。他住進三哥家，讓其在自己房子的位置進行
了拆建。四哥的妻子並不是很正常的一個人，不
但腿腳不好，走路一瘸一拐的，智力也不好，話
都說不清楚。挺正常的一個人娶不上媳婦，反倒
嫁給一個既憨又殘的女人，四哥的心裡，應該比
苦海還得苦三分。
上門女婿不好當。四哥在外村，比一般男人更
能幹。妻子那邊的農活，他基本上樣樣都得幹，
整天起早貪黑的。娶了妻子的男人，和被娶了的
男人，撐起的同是一個家庭，地位卻大不一樣。
男尊女卑的思想，在這樣的家庭多少進行了改革
和輪換。幹得多，待遇卻少，這與嫁出去的女人
還不一樣。倒插門的男人，幹着男人該幹的活，
等有了孩子，卻得隨妻子的姓，與自己一點不沾
邊。
在農村，婚喪嫁娶都是大事，也都是街頭巷尾
熱議的話題。閒下來的老百姓，朝一起一圍一
坐，聊起這些事，比聊啥都起勁。少見的倒插門
形式，自然是激情澎湃的談資。四哥嫁到外村
後，他的妻子、陪嫁的東西、女方家的情況，統
統成了村裡人談論的對象。倒插門的男人，在原
來的家族裡，也喪失了本來的地位，成了邊緣化
的人。很多弟兄們之間需要承擔的事物，於他都
很自由，沒有了原來的要求。在傳統的禮儀面
前，外嫁的男人也是可有可無的。特別是財產繼
承時，他們根本沒有發言權。

嫁出去的四哥，回村時成了回娘家。我在老家
那邊，有時見到他回去幹農活。他回村幹農活，
不像以前了，來去匆匆的，臉上丟失了笑容，板
得見不到表情。逢不逢人，總是唯唯諾諾地低頭
走路。村裡原本屬於他的那些果園，無論澆灌、
施肥還是噴灑農藥，都是他一個人的活計。很少
見到他妻子那邊的親人前來幫忙。而秋收獲取的
一切，都會原封不動歸於妻子家。四哥的妻子雖
然不太正常，還是生了個健康的孩子，只是不隨
他姓。
倒插門的，在我們這個小地方不只四哥一人。
姑姑家的二表哥，也做了鎮上一戶有錢人家的上
門女婿。對於二哥，姑姑和姑父不像對待大哥、
三哥那樣了。在他們心裡，二哥已經成了別人的
兒子，頂多當成個女兒使喚。逢年過節，二哥不
必回姑姑家過年。即便回家，也是象徵性地走一
回，像個只是來串串門的熟人。跟狂風中的一片
黃葉似的，原本名正言順的父母突然被不一樣的
婚姻關係阻隔，親情裡摻雜進一種挑揀不出的酸
楚。
上小學那會兒，假期隨奶奶在姑姑家住過一段

時間。他們那個地方偏僻且荒涼，幾戶人家散落
在一處土嶺上，與最近的一個村子隔了一里多
路。大哥、二哥和三哥在一個院子吃一鍋飯長
大，模樣性格脾氣都差不多。誰好誰孬，我是分
不出來。不懂事的年紀，娶媳婦與倒插門的異
樣，完全看不明白。喇叭都那樣吹吹打打，眾人
都那樣喜笑顏開，一樣地熱鬧一樣地歡騰。漸漸
明白了其中區別後，反倒又很為這種不同而耿耿
於懷。同樣是一男一女走到一起，組建起一個新
家，住進同一個屋，睡上同一張床，卻因各自條
件的差異，便人為地作出一個略帶侮辱性的區
分，於男方和男方的家人，喜慶中暗藏着的，還

有一種相伴一生的永遠都擦拭不掉的隱痛。
回老家時，每每看到同村的四哥躲躲閃閃回家

幹農活的落魄身影，心中總會翻騰起一股莫名的
惆悵。若不接受這樁倒插門的婚姻，他的命運不
一定會發展到怎樣，可能已經成家立業做了一家
之主，也可能一直還是孤零零的一個人。
隔壁村裡，一個張姓男人做了程姓人家的上門

女婿。膝下的兒女，都隨了母姓。男人的岳父母
年老後，是他充當了親生兒子的角色，盡心盡力
為二老養了老送了終。男人為程家人勞碌了一輩
子，事事盡職盡責，對知根知底的生身父母卻無
法盡孝！作為一個上門來此的外姓女婿，在妻子
家裡，在新的家族中，言行沒啥威信，也坐不上
一家之主的位置。
生身父母終老時，倒插門的男人不能以兒子的
身份回到原來的家族中送終，在喪葬儀式上，他
已不再是兄弟姊妹中的一員，雖然流着一樣的
血，雖然蓄滿一樣的淚。
上門二字本身是不帶貶義色彩的，但在沾染了
貶義和世俗的口眼相傳中，在婚嫁場合，逐漸變
更了味道。在被上門的男人心裡，這種味道如刺
如錐，扎得人心痛不已！
父母在，不遠行。這話在理，卻不能說給倒插
門的人聽。在他們那裡，父母其實一直都很遠。
即使曾經是一家人；即使距離不遠，內心不遠，
血緣一體；即使還可以像往常那樣常回家看看，
關係都已不可逆地一點點遠去。
這個遠，從丟失了娶的選擇權起，至被嫁成真
的那一刻定格，幻化成了上門人心口上一堵堅實
沉重的倒塌了的牆體，和一種無法抹去的若隱若
現着的熄不滅的撕扯痛。這個遠，壓抑着生活，
是一個非醫藥能及的世事頑疾。上門者在，殤便
難止。

上門之殤

百
家
廊

袁
星

談
起
個
人
的
魅
力
，
聽
起
來
帶
點
邪

氣
，
卻
又
是
真
實
的
。

最
近
一
齣
電
影
重
現
占
士
甸
︵Jam

es
D
ean

︶
。
我
未
認
真
認
識
過
占
士
甸
，

也
未
認
真
看
過
他
演
出
的
電
影
，
他
並
不

屬
於
我
成
長
的
年
代
，
但
一
看
也
會
明
白
他
迷

人
的
力
量
在
哪
裡
。
奇
連
伊
士
活
便
沒
有
那
份

魅
力
。
所
謂
被
遺
棄
，
不
知
生
存
為
何
，
活


，
但
又
好
像
不
是
活
在
這
個
世
上
。
明
明
生

活
無
須
憂
患
但
又
極
其
不
快
樂
。
我
們
看
他
久

了
，
便
像
連
自
己
也
欠
了
他
一
份
支
持
，
因
為

沒
有
幫
忙
他
好
好
活

，
於
是
產
生
一
份
歉
疚

感
覺
，
十
分
奇
怪
。

遺
世
的
魅
力
自
然
跟
時
代
相
關
。
占
士
甸
的

成
長
期
在
二
次
世
戰
後
的
美
國
，
即
使
他
並
非

出
身
於
窮
鄉
僻
壤
，
但
百
廢
待
興
的
氣
氛
仍
可

感
覺
強
烈
，
命
運
的
偏
愛
與
貧
富
不
均
，
所
有

不
公
都
在
他
那
雙
難
以
用
文
字
形
容
的
眼
睛
裡

訴
怨
盡
了
，
因
而
他
的
故
事
許
多
人
都
有
參

與
，
觀
眾
都
藉

他
的
肉
身
和
神
態
復
現
了
自

己
部
分
委
屈
。
看

他
的
海
報
和
電
影
，
感
覺

我
們
都
是
占
士
甸
。
最
近
相
信
是
他
的
最
後
遺

照
現
身
了
，
就
是
在
他
車
禍
前
約
一
個
小
時
，

他
在
肇
事
地
點
不
遠
處
的
油
站
，
自
助
入
汽
油

到
送
他
進
死
亡
之
旅
的
汽
車
車
缸
。
他
邊
等
待

注
滿
汽
油
邊
抽

煙
，
穿

他
著
名
的
白
色
緊
身
T
恤
和

深
色
牛
仔
褲
，
粗
眉
深
鎖
，
但
仍
帶

微
笑
。

魅
力
是
連
快
要
死
去
的
時
候
也
不
減
退
，
要
陪

歸

西
。
哥
哥
張
國
榮
縱
身
而
跳
，
現
場
遺
留
下
他
穿

的
一

隻
光
亮
皮
鞋
，
依
然
是
一
絲
不
苟
。
沒
話
說
了
。
這
解
釋

了
為
什
麼
演
技
同
樣
出
色
，
工
作
同
樣
賣
力
，
亦
同
樣
壯

年
突
逝
的
其
他
藝
人
，
未
有
受
到
同
樣
的
懷
念
，
這
點
當

然
也
不
好
說
競
爭
了
。
說
到
底
，
有
些
人
的
魅
力
帶
有
邪

氣
，
但
更
多
與
性
感
和
可
供
豐
富
的
想
像
有
關
。

我
本
來
喜
歡
新
片
中
扮
演
占
士
甸
的
演
員
達
尼
迪
漢

的
，
他
之
前
也
曾
飾
演
過
亡
父
獨
子
的
角
色
。
問
題
是
魅

力
總
是
屬
於
個
人
的
，
有
類
型
但
更
重
個
性
。
魅
力
於
千

萬
年
的
人
類
歷
史
，
還
是
不
可
能
重
複
的
。

魅力之談

文 匯 副 刊

何冀平

雙城雙城
記記

鄧達智

此山此山
中中

興 國

隨想隨想
國國

文潔華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范 舉

古今古今
談談

小 蝶

演藝演藝
蝶影蝶影

■瑪姫史密夫憑一九六九年作
品《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首獲奧斯卡金像獎影
后。 作者提供


